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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东西最好吃？我觉得那种闭
上眼，连着香气和形状一起在脑海里
徘徊的才是。

比如麻花、灰青糕、洋糕、麦虾、鸡
蛋麻糍、麦油脂，还有白粥……说到吃
的，立马被记忆里这些乡土中蒸腾出
的美食填充得满满的。

我十来岁的时候，奶奶已经是古稀
老人，身子却一直很硬朗，农活家务一
把抓，个子小小的，印象中也就在我肩
膀的样子，干起活来却毫不含糊，挑两
箩筐满满的谷物，起身的时候稳稳
的，妥妥的，风风火火就走了，我跟
堂哥两人抬一箩筐都走得像喝醉了
酒。奶奶很早就失去了听力，我七八
岁的年纪，冲她大声喊慢慢说，还能
听个七八分，到了我大学后，听力就
基本上没了，完全靠猜，连听力不甚好
的爷爷都要调侃她：只讲不听。听父亲
说，这是年轻的时候家里穷，饿出来的

毛病。奶奶自我有印象起似乎就一直
没有牙齿，一笑，空空的，特别可爱的样
子。这也是她至今都定格在我脑海中
的印象。

农活不忙的时候，恰巧我们一群
孙辈都在乡下，奶奶就开始做一些好
吃的来慰劳我们这群“绿壳”。

麦 虾

麦虾是奶奶的拿手主食。找口大
瓷碗，在里面倒上小麦粉，中间挖个
坑，坑里砸个鸡蛋，拿筷子慢慢地顺
时针搅拌，再往面粉里慢慢地加入兑
了盐的水，直到面粉变成一碗柔软的
筋道的淡黄色的诱人的面团。再加点
水，让粉团在水里稍事休息，可以变
得更筋道。空当的时间，把柴灶的火
熊熊地烧起来，将事先准备好的肉
丝、萝卜丝、香菇、蔬菜等在旺锅里
炒起来，香得诱人，多加点水，等汤
咕咚咕咚地慢慢熬，偶尔还会拿出珍
藏的虾干添上鲜味。割麦虾是奶奶的
一大绝活，左手稳稳地端碗，右手持
刀，叉开脚，刀口往滚汤里一浸，贴
着碗口割去，便听得刀口和碗沿摩擦
的“吱吱”声一路蔓延下去，左手灵
活地转动着碗配合，便见得那粉跟长
了脚似的一路向锅里奔着一路瘦身而

去……绵长而不挂断。
乡下灶头的那铁锅，奶奶能

就着外沿一圈又一圈地割到中
心，不过这么两三趟，粉就见了
底。静待几分钟，拿铁饭铲搅动
几下，撒上点韭菜葱花，一锅热腾
腾的麦虾就成了。小家伙们一个
个早早地拿好了碗排着队等开锅
呢。看我们吃得欢，奶奶在旁边
咧着没牙的嘴笑得更欢。

灰青糕

灰青糕是幼年记忆里非常特别的
甜点。如今大街小巷叫卖的那些个灰
青糕，实在是被甩了不知道多少条街。

很遗憾，貌似不曾亲身参与过这
个神奇甜点的制作过程。不过，听奶
奶描述过，说这个是用草木（百度后
说是芝麻秆、白稻草）燃烧后的灰一
层层过滤来的水浸泡好早米，用石磨
磨成米浆，上蒸屉蒸，蒸好一层浇一
层，层层上加。成品是米黄色的，烧
好后放凉，用竹片划成菱形，一层层
地撕开吃，到了嘴里，糯糯的，软软
的，凉凉的，甜甜的，还很Q，感觉
满足感一路从嘴里淌到了心里，很是
知足。

奶奶总不让吃多，我们这群娃就
合计着去猫点出来
分享。欺负奶奶听
不太见，找个头故
意去引了奶奶往外
间，再派个人溜进
去，捞上几块就
跑 。 奶 奶 发 现
后，笑着追出来，
看我们跑远，摇着
头叹“这班猢狲”。

麻 花

麻花在我们方言里叫“油泡锁”，完
全是直译了这种东西的形体。奶奶只
做过一次麻花，在我当时的家里，邻居
一堆小伙伴，被哄得服服帖帖。

将和好的粉切成很多个小剂子，
放案板上搓啊搓，揉成长长的一条，
只觉得粉条在奶奶手里飞舞，不多
会，就成了各种形状，有蝴蝶、蜻
蜓、红旗、8、小兔、小鱼、小花……
将这些已经成型的下到沸腾的油锅
里，小小的粉团立马在油里跳起了桑
巴，噼里啪啦的，舒展开全身的筋
骨，拿一双筷子不断地翻着，待炸到
金黄时，捞出，撒点芝麻，芳香扑
鼻。放到事先准备好的篾筐上，晾凉
后，用手一掰，嘎嘣脆。小伙伴们从
开始下油锅起就跟小尾巴似的，跟在
奶奶屁股后转悠，麻花在哪，队伍就
在哪。

刚巧，有同事过来，说我最近总在
回忆。开玩笑答是自己老了，等五十岁
的时候就回忆如今的岁月，这年纪自然
应该去想想幼时的简单和美好。

其实，是我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了，这些故去的亲人，在我的回忆里满
满当当。如果当年有手机，可以有满满
的图文记录，多好！

奶奶的美食
□娅 子

试问梅花何处好

看惯繁花，临海人早已见花不怪，视
之平常。唯有一件赏花盛事，决计不能
错过，那便是梅园赏梅。若待梅园花似
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梅园位于府城之西，依北固山而建，
与城墙相映，与灵江相望。园内有各色
梅树200余株，一旦盛开，红花似火，白花
胜雪，粉花如霞，色香俱佳，情意皆存，引
得看花人纷至沓来，一派热闹景象，于这
寒冬腊月，增添不少生气。

若是喜静嫌闹，出望江门往东数百
米，沿古城墙种有数株闲梅，虽不及梅园
盛况，却也另有风姿，衬着历经岁月斑驳
的古城墙，平添几分沧桑傲骨，仿佛脉脉
相望千年，欲说还休在心间。

而我，年年只赴一约，便是巾山西麓
龙兴寺内、千佛塔下那株斜梅。它淡淡
地倚在墙头，悄悄绽放，聆和梵音，旁观
岁月，不作言语。我亦闭目无声，静默相
伴，偶听花落，落在岩下，落于苔痕，落随
流水。那一瞬，光阴停驻，红尘喧嚣都隔
在了方外，仅留一瓣清香，去向永恒。

梅花生在世，无意于争宠邀媚，亦不
肯招蜂引蝶。千百年前，一生钟情梅花
的陆放翁为其清幽脱俗写下绝响：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不数东风桃李花

到了正月末，梅花已初谢，樱花还未
抱枝，似乎一时间想不出来可赏什么
花。然而，巾山路旁的玉兰树已经默默
结满了花骨朵，只等一夜春风，便要欢欢
喜喜地盛开。

玉兰花乃临海的市花，然粗枝大叶
如玉兰，既不宜拈来遮娇笑，又难以扑蝶
戏花间，实在惹不起许多人的惜弱怜爱
之心。可是，一旦满树满树地开起花来，
却也是热闹得可爱。花开时，长长的巾
山路就变得不真切起来，成了水粉画，成
了全城最浪漫的一条街，粉妆玉琢，花香
如兰，花形俏丽，走在花下，仿佛自己也
会变得多情。

我说与同好之人：巾山路上的玉兰
花要开了。同好馋涎，大呼又可飧花。
如今吃花成稀奇，古来花之肴馔却是寻
常，制花茶、造花酒、煲花汤、蒸花糕……
比比皆是，所谓“食花如花、花容体香”。
玉兰花性味辛温，具有祛风散寒通窍、宣
肺通鼻的功效。每至花开，总要采食，或
盐水净渍，扑蜜鲜用；或裹粉拖面，油煎
而食；或制干存香，冲泡饮之。

于花事处寻花是，趣也。食得兴起，
忍不得要借文衡山公的诗来助兴：

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

我知姑射真仙子，天遗霓裳试羽衣。
影落空阶初月冷，香生别院晚风微。
玉环飞燕元相敌，笑比江梅不恨肥。

起向朱樱树下行

上巳时节，望江楼外，樱花倾城，每
年都要去探望，记下花语，存好花影。若
有一日不再探花，一定不是心意倦了，只
怕是花树已成枯槁。

犹记某年某夜，心有记挂，便信步走
到望江门，昏暗里看不清何树开何花，只
依稀瞥见光扑扑的树干，静静地与夜色
并肩。刚爬上来的满月与巾山双塔相映
成辉，古老的城墙像结实的臂弯将它们
揽在怀里，倒映在灵江上，月儿皎皎，随
波情动，江边的芦苇漫不经心地摇晃，不

敢高声，只怕惊了谁家春闺好梦。
夜色真美，连还没开花的树也一并

美起来了，即使好景未至，它也先抚慰了
有心人的心，于无声处，以此一身，许下
了无比坚定的承诺，待得春风温润，水烟
清扬，这一树的樱花定然是要繁茂的。
那时辰光，满枝玲珑一眼惊艳，任是初生
春水，初盛春林，都不及这一簇的妩媚。
清风徐来，轻舞婆娑，仿似一
个素衣白袖的温婉女子，抚起
风弦，吹散半生浮华，落樱满
地，藏起今世牵挂。

最知樱花心事，惟后主李
煜，哀婉凄切之情，一阙道尽：

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
倚熏笼。

远似去年今日，恨还同。

双鬟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
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
府城花事多，也许，我曾与你，在一

次又一次的红尘初妆里，擦身邂逅。不
相识？又何妨。且听谁家唱起锦瑟丝
弦，共长歌倚楼，惊鸿一场。不论花事来
了未来，尽了未尽，爱花之人不灭，有情
之人不死。

本报讯 （记者应
琪瑶）4月，越野跑的各
路好手又将齐聚括苍，
参加第四届柴古唐斯括
苍越野赛。为了更好地
让选手熟悉赛道，提升
竞技水平，近日，主办方
专门邀请了意大利的专
业教练stefano给参赛选
手们进行相关培训，指
导参赛选手如何正确地
使用登杖。

此次共有 100 多人
参加了实地训练，其中
不乏全国各地远道而来
的选手，他们对该赛事
赞不绝口。“这项赛事在
江浙一带人气很旺，我
们一般上海过来都喜欢
跑柴古的系列赛事。”一
位参赛者如此说道。

柴古唐斯括苍越野
赛组织者薛迎春告诉记
者，他们希望通过柴古
唐斯括苍越野赛事，把
括苍的自然风光、风土
人情、特色小吃等一一
展现给大家，让选手比
赛的时候不但可以吃得
好，“虐”得爽，同时还可
以在临海体验到旅游的
乐趣。

据了解，作为越野
跑界最负盛名的赛事之
一，柴古唐斯括苍越野
赛拥有国内独一无二的
原生态赛道，长达100公
里，途经10余座1000米
以上山峰，被广大跑友
们戏称为“拆骨躺尸”。
今年的越野赛一共2000
个参赛名额，在3个小时
内就被抢完，其中还吸
引了200多名外国友人
参加比赛。届时，比赛
将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
把30个小时的精彩无间
断地呈现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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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薇薇

白乐天道“人间四月芳菲尽”，若他生活在今之临海，只怕下句要续“惟有府城花不停”，如此一来，便没山寺桃花什么事了。

临海的花景，细说起来，总是有些会心一笑的微妙意趣，放眼看去，似乎从来也没有哪处的花草是轰轰烈烈、刻意为之，然而兴之所

至，随意出门，却总能寻着满意境地，或畅怀，或怡然，或幽乐，或知深，十分称心。譬如灵湖园景，花团锦簇，五彩纷呈。更有闲逛紫阳故

里，也会在无意间，对上那小院人家的别样景致，春迎黄馨，夏有木槿，秋桂飘香，冬赏蜡梅。只道是寻常花色，却因着紫阳街的青砖石

板、飞檐翘角，生出几分诗意来，醉了游人。

它没有要等你，它的芬芳是送给四季的贺礼，只是知道你会来，便留下几许颜色郑重盛开，以最真诚的姿态迎接你。

进入三月，春回大地，风和日丽，万物生长，花朵尽情绽放。东湖公园
里的一丛丛报春花蘸水而开，引来不少游人驻足观赏。

应琪瑶摄

江滨公园里的玉兰花开得正旺，将尘封了一
个冬天的能量以花朵的形式释放出来，献给路过
的人们。 应琪瑶摄

4


